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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生活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父亲大学毕业后曾经被分配到北京军区任俄语翻译；母亲在本市防疫站任职业病研究医生，父母直到近四十才生下我，家中有一个长我七岁的哥哥，所以我从小就备受家里人的呵护，家人视我为掌上明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知不觉从小我就是一个“骄”、“娇”两气很重的人。到大学毕业两年后，就有机会進入外资企业工作，曾经在多家全球知名跨国企业任职，一直到后期在一家美资五百元的公司里担任总裁助理。从小到大，一脸的骄傲清高毫无掩饰写在脸上。公司上下都称我为“大小姐”，可是自从我修炼











【明慧网】上海


法轮功学员屠明女士，


2016年5月9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国保警察绑架。7月19日下午两点三十分，上海长宁区法院对屠明非法开庭，之后将她非法判刑四年。


遭绑架前，屠明曾被迫流离失所六年。被绑架后，屠明曾在上海市监狱医院被绑在病床上强行插管灌食，造成喉咙受伤，几乎不能讲话，持续呕吐，身体极度虚弱，无法正常行走，要坐轮椅，警察还禁止家人探望。


屠明的哥哥屠永年为


妹妹聘请了湖北张律师，张律师探视过屠明后说，当时她正被强行灌食，脸胀得通红，说不出话。屠永年说：“哪怕虽然见不到她，我也会在上海，希望能打听到她的消息。希望能从我的内心，在各方面来祈求保护她，让她能够平平安安。以前她很照顾我，现在她这种情况，我也跟她相依为命，无论是什么情况下，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是她唯一的亲人。” ◇


屠永年表示，妹妹曾在外企工作，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女生，修炼法轮功后很幸福，严重的皮肤病也得到控制。他呼吁外界能关注和帮助营救因信仰被抓的妹妹。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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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摇摇坠，莫站危墙边。退党、退团、退队（三退）顺天意，神佑得平安。心铭大法好，步入新纪元。




















2017年2月22日，司法局五人至柏根娣所在的上海一康康复医院，先与医生交谈约三十分钟，随后来到柏根娣床前。其中一男性，一米七左右的个子，手中斜拿手机，机身背面摄像头对着柏根娣，他的一个动作引人注目，导致在场人惊呼：“他在拍照”（或许不是拍照而是……？），家人请他们离开。此“手机”摄像头比普通手机摄像头大一圈，机身也属大尺寸。


此后，柏根娣的状态又一次反复，肢体又一次强直性肌紧张。这次之后，柏根娣基本不再认识人、不再说话，语言交流有时有反应，比如立掌，流泪，六月以来渐渐肢体呈凹陷状水肿，呼吸越加困难……


2016年8月24女子监狱送至松江人民医院“抢救”。监狱长对家人说：下午三点多，柏根娣从椅上滑下，昏迷，送医。并称：监控录像显示柏根娣滑下时，身体转了个角度倒地。家属要求看录像，未得允许。但见其右侧头部有约两厘米长的整齐创面，似刀切，并非狱方所说，身体“撞击”地角造成的破损——那应该是不整齐的头皮绽裂。


9月上旬，保外回家静养，柏根娣在9月30日以前意识始终清醒，多次明确表示：此前大约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狱方在她食物中下毒，致她进食后呕吐。鉴于上次四年半冤狱（2006年5月23日～2010年）中，她在上海女子监狱被菜中下药，致头晕、心悸，痛苦之极。有包夹不忍，私下告知食物中下了无名药物，她便不食，逃过一劫。这次她又一次拒绝了每人一盒的盒菜，只吃众人通吃的白饭与菜汤，呕吐即止。她的多次试验使她确认自己的推测是可靠的。


柏根娣女士还说：出事（8月24日）的前几天，有一男性住入她所在的监房二天；其中一天全体同监均被调外吃饭，仅剩她一人单独进餐。她说那天早饭后头昏，随后就不知道了。等她恢复意识，已是傍晚，在松江医院里了。更奇怪的是：她出事的前一天，同监人员除她而外全体调离，说是全监大调整（因此她“昏倒”时周围没有一个知情人），能说是巧合？


2016年9月30日下午五点钟，柏根娣再次头痛剧烈，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观察室一夜。11月30日又一次头痛发作，面部有小抽搐，住六院二周左右出院。12月28日这次未能立即缓解，持续昏迷至2017年1月7日，在自六院转至一康康复医院的过程中，她曾睁眼数次，此后又昏睡，直到1月10日，才醒来，口齿不清，也会认错人。最明确的一句话：“他们想我死，怕我去救人。”


柏根娣女士1951年9月21日出生，未婚，家住上海市徐汇区乐山路。她生活俭朴，对人和善体贴。在生前饱尝人间地狱之苦——


事件回放：


在劳教所遭受五年迫害


柏根娣1999年被非法劳教二年，据内部消息：这是由上海交大保卫处的李处长、纪凯风处长、教导处主任要求的；徐汇区610崔玉（音）、朱国军、上海公安局文教保卫分局（局长：周邦俊、警察：高蓓红、陈炜、胡军、张喻等）实施；由徐匡迪亲自圈阅的上海市第一起法轮功修炼者被劳教的案例，借口是怀疑她动员上海交大学生去北京上访，认为一些交大学生如此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是受了周围炼功人的影响，因此策划了对柏根娣的从重处罚。2002年她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次均被非法关押于上海青松女子劳教所。第一次劳教的两年内一直被上海劳教所三大队“强劳”，日劳作十八、九个小时，少有睡眠的时间，有时甚至站着都能酣睡。炎炎夏日，空调下人们尚且不愿动，她却在室内四十度以上的高温下，用电热器加工小彩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曾有九天不许她洗澡、换衣，整个人都臭了，破旧的衣衫湿了干，干了湿，成了硬壳，她坚持不穿囚服。


在两次劳教中，都长时间吃“囚餐”，一餐一两饭，几片菜叶为汤，强劳下的饥饿使她骨瘦如柴。警察不许她接见家人、不许家人送物、不许邮信、没收来信。每月七十五元的生活费，而一盘菜卖给被“劳教者”，售价三元。物质的匮乏使之生活必需的草纸，牙膏、肥皂对她而言，都是奢侈品。（转下页）


在看守所遭受十个月迫害


2005年6月16日，柏根娣与姚玉花被徐汇区恶警在地铁站绑架，被非法关在徐汇区看守所二十九天，其间柏根娣绝食、绝 


水十二天：手足被  


二十四小时绑在光  


板床上，赤裸着下  


身，大小便都不松  


开，排泄物直接从  


板上的洞中流入筒


内，持续酷刑。奇怪的是，自始至终医生并没有采取灌食的方法，七天后护士就在嘀咕：这样下去真要死人了；第九天，又给这濒死的人抽了几大管血化验，依然不是为了治疗；但医生详尽询问了她自己及家人过去的健康情况。第十二天，她的心跳呼吸都已很微弱，恍惚中，一个声音说：一了百了。她强睁双目，心里说：我的救人使命我还没有完成，我不能走。再次恢复意识时，她仿佛看到手足紧勒的绳子被剪断了，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就象从未绝食过的感觉。她知道该结束绝食，开始进食。谁知医生赶来大发雷霆：谁给她吃的饭！她自己当时也不明白医生的反应，直到活摘器官被揭露，她才明白，原来医生守株待兔，正等着她的器官赚回扣呢。


第一次非法判刑四年半


2006年5月23日，柏根娣再次被非法判四年半。中共邪党人员的“理由”是将近上海六国峰会，整肃需要，柏根娣与许多修炼者无辜先后被捕，而后抄家找证据。被非法关押在徐汇区看守所十个月，直至2007年3月24日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柏根娣在被非法关押上海市松江女子监狱其间，坚决抵制迫害，不穿囚服，不戴号牌，遭监狱警察残酷迫害，被关禁闭间（小号）四年。四年半中柏根娣没洗过澡。关小号不准在洗漱间洗漱、洗衣服、不准去厕所如厕，甚至不供饮水。此后，为反迫害，柏根娣曾有七个月未饮水。在迫害中打骂、酷刑、上械具是家常便饭。为反迫害，柏根娣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恶警与包夹常用布条勒其嘴，或在嘴里塞上短棍再用封箱带绕头几圈、每次都连续迫害多日。口中有物，不能闭合，致口水日夜流淌不息。反复上束缚铐，一上就是三至七天。


什么叫束缚铐？就是束上精神病人用的紧身衣，束紧后不能深呼吸，再把双腕分别铐在紧身衣的胸前、背后，一铐就是三到七天。零下六度冷水浇身，在湿被中睡，第二天睡过的地上整一个水湿的人形。为迫其放弃信仰，恶警将其囚于狭小密闭的囚匣中，怕其撞墙，派犯人同囚，缺氧引发犯人呼吸窘迫揪发、大量落发、气喘吁吁。她说：这情形看明白了吧，不许我修佛亦会祸及于你，还要助恶为虐？为争取狱中禁闭室全体被囚修炼者取得“自己走出监房”倾倒、清洗排泄物的权利，她曾多次喝过自己的尿，甚至直接排泄于身，正当天热，远近臭不可闻。当这份权利终于被争取回来时，大队长说，不要以为你赢了。柏根娣回答：“不要亵渎我的慈悲，不想让你们犯罪而已。你知道对修炼人做这样的事会有怎样的因果？走向地狱、层层灭尽啊！”警察利用包夹对未婚的她性虐，她慈悲告诫：“你们也是女人，怎能如此作践自己？真正被迫害的是你们，不忍看你们将来受地狱之苦。”


第二次非法判刑六年半


2012年9月10日，徐汇公安分局在大街上非法抓捕了柏根娣。2013年5月3日，上海市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决柏根娣刑期六年半。上诉于六月十八日被驳回，2013年6月劫持到上海女监。


柏根娣入狱后，一直被关在小号迫害。有包夹透露，直到十冬腊月，仍看到小号中的柏根娣穿着夏天的短衣、短裤。而那时，人穿着羽绒服还嫌冷。家人送去的衣物，被多次提出提进，据称“上面”有话，不能给她穿，因为她不屈服。直至2014年春天，家人找到驻监检察官，她才被从五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小号调入三监区。


2016年8月24日下午，已经六十五岁的柏根娣在上海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送至松江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神志时断时续。后从重症监护室治疗转入家中静养，柏根娣就越来越呈现出记忆力衰退和时而清醒时而封闭的状态，由于监狱迫害的创伤使她时不时把身边的亲人和所住的地方当作监狱，并且无目的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当她有所记忆恢复，并能与人交流时，突然在九月三十日再次昏厥，被送入附近的医院，之后，她就越来越呈现出思维混乱和记忆丧失，并胡言乱语的状态，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识了。之后她进食越发的困难，原因可能是她在监狱里被下毒的体验，使她一直把家人给她吃的食物当成“有毒”而拒食，但是，她的精神却奇怪的异常亢奋，使家人疲惫不堪。她想学法，但是，眼睛却已经看不清东西了，也越来越不能自主和清醒的学法和炼功了。


之后在11月30日和12月29日，又突发昏厥和脸部抽搐的症状，被家人再次送入第六人民医院医技楼八楼的脑内科病房。在这期间，她经常头痛欲裂，不食茶饭，靠输液为生。她所住的楼外一直都有610的人员监视，甚至是在医院里，也是这样。


柏根娣，于2017年6月15日含冤离世。◇








冤狱14年 上海柏根娣被迫害致死











冤狱14年 上海柏根娣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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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0年10月1日早上6点钟左右，我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载着全家九口人开往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过86岁生日。在途中启车下小坡时，车速突然加快，象离弦箭似的冲出去（发动机飞车现象），当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刹车、打方向盘，也没刹住车。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驶入反向车道，上了道牙石上，把道牙石撞坏了，接连撞倒三棵树，树的直径在15－20厘米。此时四个车轮胎全爆了，车才停下来。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我家去了两辆车，后面车里人想，这下可完了，赶快去救人吧。等他们上来时，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都感到奇怪。


我赶快打手机给表弟。表弟看了现场，激动地大声说，得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也有交警和警察，他们都感到神奇，都说


“法轮大法太神了！”我们全家


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向法


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感谢大法


师父救命之恩！◇


 （文／大连居民）





 2011年1月19日    











【明慧网】上海法轮功学员柏根娣女士，原北京石油部人事干部、东海石油的中层领导，在中共对法轮功十八年的迫害中被非法抓捕六次，遭冤狱迫害近十四年。在柏根娣生命垂危之时，她的住所外，甚至医院里，都有“610”人员监视。


柏根娣女士，于2012年9月10日，被徐汇公安分局在大街上非法抓捕，被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决刑期六年半。2013年6月被劫持到上海女子监狱。


柏根娣（图），于2017年6月15日被迫害致死。——











演示：铐在床上





奇书《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欺骗、残暴、邪教本质，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2.75亿人。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您退了吗？




















